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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晓颖

执掌伯克希尔 60 年后，95 岁的“股

神”巴菲特决定退休。

这位出生在美国小城奥马哈的富翁

11 岁就开始买股票，求学师从“华尔街

教父”格雷厄姆，后来将一家濒临倒闭的

纺织厂打造成拥有近 200家子公司、市值

过万亿美元的聚宝盆。世界各地雄心勃勃

的投资者连续 21 年竞拍和他吃一顿午餐

的机会，其中 4位同席者来自中国。

11 月 10 日，白发苍苍的巴菲特发布

了一封致股东信，他将卸任首席执行官，

不再撰写公司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被称

为“投资界春晚”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滔

滔不绝地讲话”。巴菲特的时代结束了。

事实上，人们从上个世纪开始就孜孜

不倦地讨论“后巴菲特时代”的到来。

1985年，55岁的巴菲特首次在采访中

回应，“不必担心我的个人参与是否会提前

结束，我定义为任何不到三位数的年龄”。

这个话题在他迈入 80岁后屡被提及，2023
年芒格离世后，时年 93岁的巴菲特此后几

乎每次公开露面都会被问及退休的打算。

不过，他一次次重申自己不会离开，

觉得正做着“世界上最有趣的工作”，每

天“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他给子女的职

业建议是，“做你们喜欢的工作，要是总

做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简历漂亮，那

真是糊涂了”。

为他作传的作家艾丽斯写道：“从波

拉德医生将他在这个世界上惊醒的那一天

起，沃伦·巴菲特就对数字情有独钟。”经

常和他一起打桥牌的好友比尔·盖茨称，

他不懂烹饪、不关心艺术，连巴菲特自己

也承认，他不关心物理也不关心宇宙，唯

有数字能够让他心潮澎湃。

6岁时，他痴迷于用秒表精确记录时

间；上小学后，他常常坐在门廊前，用笔

记本记下往来车辆的号码牌；读五年级时，

他能背诵《世界年鉴》中各个城市的人口数

量。而同样伴随他成长的是卖报纸、可乐、

口香糖，并思考如何从中赚钱。连他喜欢的

棒球，都和数字与投资相关。

美国棒球史上的传奇泰徳·威廉姆斯

将击球区划分为 77 个小格子，只有球在

进入最佳区域时才挥棒，其他时候，即使

观众嘘声四起，他也不为所动。巴菲特在

办公室挂上了泰徳的照片，他觉得金融市

场和棒球场有着相似之处，同样需要特别

的专注和定力。

他是出了名的长期主义者，“最喜欢

的持有期是永远”。他找到那些具有明显

竞争优势的企业，并持续投资。伯克希尔

持股可口可乐、美国运通都超过 30 年。

他拒绝过无数热门投资机会——2000 年

互联网泡沫时，面对无数科技公司邀约，

他坚持“不懂不投”，他对房地产、加密

货币等领域始终保持距离，坦言“专注于

自己能理解的生意，才能睡得安稳”。

他曾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投资

比亚迪，并在其低谷时顶住压力一股未

卖，持股长达 17 年。王传福记得，和巴

菲特见面时，他在西服上戴上了比亚迪的

标志。

他每天睡 8个小时，喝 5瓶可乐，一

周工作 5天。从 30岁左右开始，他就根据

股市行情好坏挑选价格不同的麦当劳早

餐。他每天阅读五六个小时，从公司年

报、行业分析到名人传记。他将阅读比作

“在西斯廷教堂写生”，财报数字在他眼中

是“企业的生命信号”，等待被解读。

办公桌上，他不放手机，也不放交易

大屏。公司里没有例会、幻灯片，没有公

关部门，“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东西”，你很

难想象，维持这个商业帝国运转的团队始

终只有 25人左右。

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思考。他

曾表示，投资的乐趣在于“永远有新问

题，总有新乐趣，而且新问题与旧问题总

是很相似，我可以用上过去学到的知识”。

他曾因冲动买下的伯克希尔起初不算

笔好生意，后来，他还错误地收购过一家

百货公司。他在致股东信中公开反思，承

认自己的“情绪化”“愚蠢”，并及时止

损。他在告别信里写道，别为过去的错误

自责——至少从中吸取一点教训，然后继

续前行。“改进永远都不晚。”

如果你去到股东大会，可能会看见巴

菲特穿梭在喜诗糖果、DQ 冰淇淋，布鲁

克斯跑鞋等各类子公司的展台间，身边簇

拥着慕名而来的股东们。巴菲特将几万人

的股东聚会比作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喜欢

那种团结、类似于家人的氛围，在展会

上，他亲自当收银员。和芒格坐在一起回

答问题时，两人很像在讲“脱口秀”。

巴菲特将伯克希尔看作一幅画，大小

是无限的，有一个不断扩大的画布。他曾

在股东大会上兴奋地说：“这不是很棒

吗？我可以永远添加新的色彩，永远不会

填满这幅画布！”

在告别信中，巴菲特保持了他一贯的

热心和坦诚，他直言自己出生幸运，“抽

到了一根长得出奇的签”，连他自己都颇感

意外——家族的长寿记录是 92岁。他称自

己是一个“曾无数次粗心大意、犯下许多错

误的人”，也坦言好的名誉不源于万贯家

财、显赫声名或显耀权位，而在于善行。

他早在 2006 年就承诺将 99%的财富

用于慈善，也曾在北京举办慈善晚宴，邀

请马云、段永平等企业家参加。退休后，

他将加快捐赠节奏，最终计划捐出 99.5%
的个人财富。这位富可敌国的老人如今依

然生活在 1958 年买下的、没有围墙的老

房子里。

他从挚友芒格说起。他们同样出生在

奥马哈、都具有绝佳的幽默感，两人一同

出席了 45 次股东大会，芒格改变了巴菲

特“捡烟蒂股”的投资逻辑，推动他“以

合理价格买入伟大企业”。

去年股东大会上，提到查理·芒格，

巴菲特抬手擦拭眼角，他数次转头对身旁

的接班人阿贝尔喊出“查理你怎么看”。

儿子彼得明显感觉到了父亲巴菲特的

衰老。他发现像所有年迈的人那样，父亲

热衷于回忆往事、反思人生、谈论周遭的

变化。正如他在告别信中写的那样。

中国投资者钟兆民从 2005 年起开始

参加股东大会，并践行价值投资理念。

今年股东会上他看到，巴菲特回答完问

题后，拄着拐杖下场，全场听众自发起身

鼓掌欢送。他坦言，有一种“英雄落幕的

伤感”。

就连巴菲特本人也觉得“时光老人就

在附近”。发出这封告别信前，他没有告

诉子女，也没有告诉阿贝尔。他只是写，

“差不多吧”，我将要“安静退场”了。

巴菲特，谢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某高校农学专业大二学生王梦丽，第

一次开直播是在运动会上，只是拍学校操

场、不露脸，就收到了 85 元打赏，能顶

她 3天的伙食费。之后她在宿舍开播，每

次跟网友聊天 1小时，一个月后的一天晚

上，一位第一次进她直播间的网友，给她

刷了 3个价值 1000元的礼物。

并非所有人都有她的好运气。比如地

理与信息科学专业大三学生张欣然，第一

次开播是在 MCN 公司的小格子间里，她

每天播四五个小时，下播已经是凌晨，她

用洗手液卸妆、睡在公司的沙发上，第二

天再赶回去上课，“ （老师） 讲的什么都

不知道”，一个星期只赚了 100多元。

像他们一样，一部分大学生正在尝试

娱乐类直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特别

的才艺，把日常生活作为直播素材，在镜

头前刷牙、戴美瞳、磨指甲，或者捧着饭

盒吃麻辣烫。安徽某高校表演专业的学生

发现，在操场的校园招聘展台，MCN 公

司会热切地给他们递上传单，邀请他们做

团播。山西某高校的辅导员发现，每年新

生季，假期还没结束，就有“学长”“学

姐”在校园里直播介绍学校，实则在帮学

校附近的店铺引流。

但在学生时期“做主播”没有想象中简

单。一位接触过几十位大学生的娱乐直播

运营张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部分大

学生主播“急于提升自己的收入，完全没有

任何职业规划”，甚至有人一学期挂科七

门、想要退学专职做主播。他认为大学生应

当充分认识直播收入的不稳定性，理性选

择未来职业，“大学时期本身作为校园环境

与社会环境的过渡阶段，过于将重心投入

互联网很容易造成学生与社会脱节”。

诱 惑

王梦丽第一次站在镜头前是在一家汉

服店，那时她才大一，主要工作是帮顾客

穿脱汉服、清洗服装，洗完的汉服有四五

斤重，她一件件挂起来晾晒，一小时收入

只有 10 元。一次偶然的机会，店里开直

播，她被要求戴着口罩站在衣服旁边，回

答评论区关于服装的问题。她说话活泼幽

默，销售额涨了不少，“可能我天生就是

吃这碗饭的”。

王梦丽来自单亲家庭，她想减轻家里

负担，上大学后干过各种兼职，发现自己

“不怵镜头”之后，她周末去兼职直播卖

团购优惠券，时薪涨到了 50元。

后来，她开始在宿舍直播。最初，她

看网友的“主页”找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她对着镜头微笑、摆弄头发，分享一些生

活里的琐事，直播间最多同时在线七八十

人。有人问她的年龄、学校和专业，“大

家来看直播，是对校园生活有幻想，也是

对我有幻想”。在那次一晚上赚了 3000元
之后，她从一个月播四次，到每天中午和

晚上都播，有时甚至翘课直播。

有 MCN 运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总

结，宿舍主播的粉丝群体中 44%左右都是

18-24 岁的同龄群体，而出手阔绰的“大

哥”主要是 31 岁以上的企业白领。这和王

梦丽的感受相似，在直播间和她闲聊的一

般都是同龄人，“‘大哥’通常默默看，然后

突然刷礼物”。王梦丽的直播间男性观众占

比大，骚扰信息也会出现在私信和直播间。

有“大哥”曾经暗示她，“双非”学校“打工”

没有出路，“年轻漂亮才是最大的资本”。

为了“起号”，有学生告诉记者，她

注销过 3次账号，因为“新号会有流量扶

持”。这些“技巧”是她从社交媒体上学

的，网上针对大学生宿舍直播的“教学

帖”越来越多，有 MCN 机构里的运营人

员在帖子里给出建议，人设要“容易害

羞”“乖巧可爱”，灯光建议“‘豆腐灯’

（一种轻量化的便携式补光设备——记者
注） 从下往上打，打鼻梁中间和脖子以

下”，妆造要求卧蚕画得明显才“显嫩”。

“纯真大学生女主播不会像社会上的主播

那么油，那些‘大哥’也会放低警惕心”，一

位直播运营这样写道。有运营在招聘帖里

强调，“0违约金”“开播就赚钱”。

这些直播“低门槛”的论调吸引了不

少急于用钱的大学生。地理与信息科学专

业的张欣然想要尝试直播，是因为她想去

外地参加一个学科大会，但那段时间家人

的生意出现问题，连生活花销都需要贷

款，她想要快速赚钱补贴家用，于是在招

聘软件上搜索相关职位，选择了相对知名

的MCN机构。

“我知道这是个贩卖情绪价值的行

业，但我觉得自己够聪明，足够应付。”

张欣然第一次走进公司直播仓的一个小隔

间，隔壁传来女主播夸张的谢榜声，运营

在镜头前帮她调节美颜参数，给她挑选性

感的、“可得性很强”的衣服。她有些僵

硬地站在镜头前，一边唱歌，一边努力回

想运营给她看的“思维导图”，即如何根

据粉丝的等级、年龄，说出对应的话术。

第一天她播了 4个小时，到手 20元。

运营让她回去抄写“理论笔记”，熟练背

诵向“大哥”要礼物的话术，例如“谢谢

哥哥送的单车恋人，这是想干什么，要带

妹妹去兜风吗？其实我很想去坐法拉利

啦”。因为“跑车”的价值比“单车恋

人”高。从小在学校就是“好学生”的张

欣然形容自己是“做题思维”，每天下播

后都会复盘自己的表现，总想第二天的收

入能翻倍，“梦里都是直播的事情”。

黑 洞

直播半年后，因为总是几小时坐着不

动，王梦丽感到腰疼，“感觉自己老了 10
多岁”。

直播久了，她对自己的脸愈发不满

意。“几个小时都只能盯着自己的脸”，即

使割了双眼皮、买了之前不舍得用的高价

护肤品，还会有人在直播间说她“驼背”

“胖了”。有时连着播 5个小时、嗓子“痛

得冒火”，她仍会在镜头前保持笑容。

一开始王梦丽很怕同学和亲戚看到自

己在直播，后来一场直播观看人数上了

万，“赚到钱了就没什么不好意思”。有同

班同学问王梦丽“如何起号”，同校也有

人在平台私信里请教她。

在一些大学生寝室，舍友之间还会

“同行竞争”。王梦丽同寝室的室友也在直

播，王梦丽一般会躲着室友播，因为如果

观众看到宿舍里“都在直播”，“就没有那

种清纯的感觉了”。室友比她开播早，但

赚钱没她多，王梦丽分析是因为室友在镜

头前不够松弛，“太像主播了”。为了获得

稳定流量，室友还签约了 MCN 公司，每

次直播要画全妆，公司规定直播时不能吃

东西、不能沉默超 5分钟，从第三个月开

始室友被要求达到一定的业绩流水，“达

不到就不给发工资”。

在一些多人直播的宿舍，“撬大哥”

是一种暗地里的竞争。有人会突然出现在

正在直播的室友身后，观察室友屏幕上的

在线人数和音浪，或者故意跟室友互动，

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济宁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辅导员王欣

欣是 95后，她告诉记者，工作 5年来，她

处理过宿舍直播引发的矛盾，一位大二女

生由于直播聊天持续到深夜，影响到宿舍

其他成员的生活学习，宿舍内多次沟通无

效，只能请辅导员出面协商直播时间。在

王欣欣的调解下，这名女生答应直播最晚

不超过晚上十点半；期末好好准备课程考

试、暂时停播；直播过程中拉上床围形成

封闭空间、避免其他人“出镜”。

除了宿舍内的暗流涌动，直播的收入

也总是起起伏伏。今年 10 月份，王梦丽

的直播收入下跌了 75%，她本来想重新注

册账号，结果有次她白天翘课开播，赚了

4000多元。三四天过去，她又想打开摄像

头。她其实并不喜欢这种状态，“如果赚不

到钱，一想到占用的是宝贵的大学时光，就

会更焦虑”。但是她总担心现在不赚就“亏

了”，“谁也说不准下个月赚不赚”。

一位已经放弃直播、目前正在准备考

研的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曾经尝试了

3 个月的直播，第一个月只赚了 10 块钱。

到了第二个月，她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客

服”，“每天都在关心别人，根本没人来关

心我”。有次她播了一个半小时都无人问

津，结果在下播前 10分钟赚了 100元，那

是她心情最好的瞬间，“等待果然是有用

的”。但这种快乐只持续到了第二天开播

前，一打开手机摄像头，她又开始焦虑

“能不能赚到钱”。

北京盈科 （上海） 律师事务所冯雨薇

律师处理过不少大学生主播与 MCN 机构

之间的纠纷。这些年轻主播常常向冯雨薇

律师反映，他们开播三四个月几乎没有任

何收入，也感受不到机构承诺的流量扶

持，甚至形容“开播就像坐牢”。冯雨薇

律师在实践中发现，部分 MCN 机构采用

批量签约的模式，资源分配上往往“谁红捧

谁”，大量新人主播最终沦为行业“炮灰”。

在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交流中，

冯雨薇律师进一步指出，尽管一些机构在

签约时承诺提供“保底工资”，但合同中

往往暗藏隐形条款，例如“时长不达标不

发放工资”“内容质量不合格不支付报

酬”等，这些条款常被机构用作拖欠薪资

的依据。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主播因收益

未达预期提出解约时，部分机构会转而主

张高额违约金，使得许多刚步入社会的学

生主播陷入更为被动的法律困境。

积 累

张亮告诉记者，很多人习惯了短期高

回报的工作后，难以适应其他工作的节奏

和薪资，“相当一部分在大学阶段就开始

直播的主播，普遍都会出现对现实社会的

回避，如除旅游外平时极少出门，讨厌与

人社交，朋友变得极少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教授郑建在研究中发现，许多大学生在开

始尝试直播时并非出于理性分析，“对自

身特质认知不够，对网络主播职业要求也

不甚了解”。许多主播入行是出于主观期

待，没有更细致考量岗位与能力的匹配，

仅仅从高期待出发，“只看到自己擅长

的，以及行业光鲜的一面。”她说。

某个以“高学历”为品牌的直播公会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即使是娱乐主播，高

质量的直播内容背后是大量的时间精力投

入 。 他 们 公 会 的 主 播 大 多 是 “985”
“211”院校的硕博生，很少招募本科生。

该负责人认为，一些本科生的阅历较浅、

认知不够成熟，“很容易 3分钟热度”。

她常常会告诉“高学历”主播，学历

只是“人设”上的加分项，“你的努力程

度，对职业的敬畏程度，钻研反思能力，

这些职业基本素质才能决定收入”。他们

会根据主播本身的兴趣和专业领域设计直

播话题，公会有具身智能创业者、海外旅

行博主等，会在连麦环节引申出社会文化

议题的思考。她认为大学生主播应该更理

性地认识直播行业，“不能在随便开播的

情况下，期待一个非常高的收入”。

一些留在直播行业的人认为，即使选

择直播，也不能只被流量逻辑裹挟。某

985高校法学研究生李静告诉记者，她喜

欢法律的平和与理性，但出于家庭原因，

她希望早些经济独立，毕业后就选择了直

播带货的工作。

作为主播，她认为自己的优势是对于

商品更深入的理解、对于平台流量趋势的

预测，以及调动客户消费欲望的技巧。当

直播间一下涌入上千人，李静会立刻精简

话术、争取 1 分钟内把产品介绍清楚，

“要能接得住流量”。

李静认为直播带货能给她“一线厮

杀”的机会，在律所实习时，李静总是在

做 “ 幕 后 ” 工 作 ，“ 长 期 是 个 ‘ 小 透

明’”。她也想要“拼杀”，想要“证明自

己”，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她希望能够

站在“被看到的地方”。

但她也觉得直播带来了不少情绪和身

体上的消耗，每天播完四五个小时后，李

静总感觉“特别累”“特别饿”，凌晨一个

人去吃火锅，“靠大吃特吃缓解负面情

绪”。她还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用词习惯，

比如生活中很少说“绝对”“第一”，因为

直播间不能出现绝对词，只能说“第某

一”“绝某对”。

有时候李静也会自我怀疑，读那么多

年书是不是一种浪费。但总有些时刻，她

会感受到书籍的慰藉。她现在的工作是在

旅游公司销售团体游，有次直播介绍一条

南美洲的旅行路线时，她讲到曾经辉煌无

比的秘鲁印加遗址马丘比丘，想到了中国

的圆明园，想到了 《百年孤独》结尾那场

摧毁一切的飓风。在镜头前分享这些故事

时，她觉得自己“不像工具了”。

持久的快乐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有时王梦丽

也觉得钱挣得不够“安心”。她总担心自

己的账号播不长久，“天天说的都是流水

账，观众的新鲜感很快就会过去”。她也

想拍短视频，但拍视频技术成本高，“而

且直播前两个月就能起号成功，但短视频

博主起码要半年以上”。她还担心如果去

掉美颜和宿舍环境，自己“不够漂亮”。

她最后下了决心，打算赚够 10 万

元，就考虑做视频，标题就叫“有点小钱

的女大学生一天怎么度过”。

对于张欣然来说，她想念学术研究带

来的更持久的快乐，“打赏的快乐只存在于

看到礼物特效的一瞬间”。在坚持了一个星

期后，张欣然决定放弃直播。离职的那天，

她的直播收入第一次“破百”，但当她坐上

回学校的公交车，她只觉得久违的轻松。

回想起来，张欣然说她难以承受迎合

直播间观众的感觉，“那种焦虑像黑洞一

样，不断吞噬你”。她一开始是想通过直播

让自己在学业上得到更好发展，“结果感觉

离目标越来越远”。从小她就喜欢参与很多

课外活动，喜欢电影、音乐、小说和 citywalk，
“能做的东西有很多，但把自己局限在一个

屏幕里，就会觉得自我价值损失了”。

她最近最幸福的体验，是参与了一项

关注城市空间设计与居民心理健康的研

究，当研究实验的第一个环节跑通的瞬

间，“感觉自己的行动惠及了更多人，这

种快乐能激励我继续前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本硕毕业的吴娜认

为，应当把直播当作一种“短期的人生体

验”。她毕业后直播了近一年半，直播间

经常有人质疑，认为清华毕业生应该“作

更大的贡献”。但她觉得，“读书只是让你

明确自己是谁，要去哪里，让你更有效地

探索你的生命，对自己人生的不设限亦是

一种人格魅力”。

“每个人对于直播的认知都不同”，她

不避讳直播平台的娱乐属性，认为“直播

间就是一件件商品”，“选择你的直播间，

一定是你身上具备能感染到他的东西”。

她也强调直播的残酷性，她认识的一些主

播也出现了心理和情绪问题，“短时间压

缩情绪，收入和关注直白地展现出来”。

同时，她认为，直播也是一种新型职

场，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机会，

也给从业者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度，

去学习、思考、创造。

但她更清楚自己想从直播中获得什

么。她每天直播 5 个小时左右，剩下的时

间里，她喜欢画油画、健身，很少看手机，

“上学的时候同学们都说我是‘互联网圣

体’”。她外形优越，性格率直，会“抛梗”，有

观点输出热情。刚直播的时候，她的心态也

是“要做什么就想尽全力做到最好”，不管

数据好坏，她总是稳定开播。

“新的平台和新的模式会兴起，没有

人能一直踩在风口。”现在她和朋友正在运

营一家面向高校主播的直播公会，希望通

过自己的经验，提升主播们的职业水准。

在自媒体平台和线下开展普法宣讲的

过程中，冯雨薇经常收到大学生们关于直

播合约的各类咨询。她注意到，许多同学

更多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进入这个领

域，然而与传统的行业实习相比，直播行

业隐蔽性更强，运作机制对大多数人而言

仍像一个“黑箱”。一旦发生纠纷，身边的

亲友往往难以提供有效建议，更难以帮助

他们在复杂的行业环境中维护自身权益。

因此，在每一次咨询的最后，她总会提醒

一句：“请一定保护好自己，始终把学业放

在首位。”

不少高校辅导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大学生在自媒体、创业等领域的探索值得

鼓励，但也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青岛黄海

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孙增娟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最近几年，她都是通过

学生们的自媒体账号了解学生的动态。

孙增娟也曾经处理过一起关于宿舍直

播影响舍友生活的矛盾纠纷。因为直播，舍

友的睡眠受到影响，但直播的同学认为舍

友是嫉妒自己赚钱多。在孙增娟的沟通协

调下，直播的同学调整了直播时间和地点，

选择课余时间在学校的创业工作室直播。了

解到该同学未来想长期从事直播，孙增娟向

她推荐了学校电商专业的相关课程。孙增

娟认为，相比于独自直播，参与校企合作项

目更能学到专业技能，遇到突发情况也有

团队支持，能够规避许多安全风险。

她介绍，学校从 2003 年开设电商专

业，在“618”和“双 11”大促期间都会与企

业合作，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电商综合项目

实训，实训岗位主要以客服、场控、直播为

主。在参与过一次实训后，上述在宿舍进行

娱乐直播的同学转向了带货主播方向，毕

业后的暑假，她开启了直播间里的实习。

（文中王梦丽、张欣然、李静、张亮、
吴娜为化名）

在校大学生试水直播，别随“播”逐流

社交媒体上，关于“舍友直播”的吐槽层出不穷。 视觉中国供图

军训期间，一位受访者的舍友在宿舍直

播。 受访者供图

社交平台上关于“宿舍直播”的“经

验帖”。 网络截图

吴娜的社交媒体账号主页。

受访者供图

某传媒公司给新入职主播展

示的收入流水。 受访者供图


